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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架新新

《回鹿山》
郑 甜

笔随随

文散散

杂俎绿城绿城

我有亲兄弟，不多，就一个。
我这个岁数的同龄人，兄弟姊妹
都不会多，有两个算幸运，有三个
是奇迹。到了我女儿这一代，亲
兄弟姐妹没了，堂的还有。到了
再下一代，亲的堂的就都没了。
随着亲情同时“消失”的还有一系
列词语。若干年后的哪一天准会
有孩子问他妈，什么叫舅舅、什么
叫姑姑、什么叫叔叔、什么叫伯伯。

我兄弟养过羊。我兄弟热血沸
腾，拉了一块儿下岗的两三个兄弟，
养起了羊。起先几人是这么商量的，养
200只羊，一只羊年产羊羔子6只，存活
70%，就是840 只，每只卖 150 元，就
过10万元。比干什么不强？

但那是羊，会生病。头疼感冒
发烧，是常见病。兄弟几个没学过
兽医，仅能分辨男羊和女羊。羊的
疾病纷至沓来，兄弟们没辙。另一
个严峻的现实是，西北那地儿羊场
方圆十里无一处草山。荒山是有
的，石头山也是有的，土台子高坪
子还是有的，但那没用，不长草。
就只有买干草。干草和青草是有极
大区别的，营养价值不一样。拿人
来说，吃多了肉，要吃点蔬菜，肉
要吃新鲜的，菜要吃水灵的，天天
还得换着花样吃，要不没胃口，影
响身体健康。羊也是，羊见天吃毫
无水分的干草，能胖？能有劲？这样
产下的羊羔子，属于先天营养不良，卖
不上好价。

更让兄弟几个措手不及的是，
刚翻过年，等他们孱弱的羊羔子可
以赋予商品属性时，风向变了，城里
人不兴吃羊肉了。他们原计划一只羊

羔子卖150元，现在50元都出不了手。
我兄弟资金链断裂，找到我。

我那时也是皮包骨头。但兄弟的事
儿是大事，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
兵。经过一番筹措，我融资3万元，
入了股。那时 3 万元虽还值钱，但
对于几百只张嘴的羊来说，实在是
支撑不了很久的。

养羊彻底失败了。没养成羊，
我兄弟再次创业，又开了厂。创业
初期，一穷二白。渐有起色，缺兵缺
马。我兄弟问我，回来不？回来给
你股份。我热血一沸腾，差点举家
北迁。但冷静下来一思考，兄弟虽
然情深，但这个年纪的我拖家带口，
早已不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光
景。我没有加盟我兄弟的厂子，但
不代表兄弟的事我不闻不问。我兄
弟经常有事找我，厂子参加展销会，
让我帮助设计画册；缺工程师、技
师，让我发动哥们帮助物色。对于
兄弟交给我的任务，我义不容辞。

兄弟的厂子越办越好。兄弟在
QQ 里说，等他挣 100 万元，给我 20
万元，换辆好一点的车。20万元看
似不多，但一下子得到这么多钱，肯
定会让我欣喜若狂。说实话，这年
头，也就是亲兄弟能这么说，敢这么

说。一般的兄弟关系再好，谈钱
到底生疏。

兄弟就是一种情分，一种宽
容，一种道义。兄弟可以一起喝
酒、一块创业、一同干事。

说完了亲兄弟，说好兄弟。
我现在在大学工作，大学里有一
道独特的风景线——大学生创业
中心，中心里有若干个虚拟公司，
公司里有很多个小“老板”。既为

“公司”，既走“市场”，就有生有亡。
又有一家虚拟数字传媒公司创办，
三个大学生竞聘 CEO。一个说起
来滔滔不绝，但问到创业“班底”，哑
口无言。一个物色了一些关键岗位
的关键人物，但只是一厢情愿。最
后一个叫陈芮忒的小兄弟说完公司
架构说市场，说完市场说挣钱。说
到创业“班底”，谁当行政总监，谁当
技术总监，谁当各部部长，如数家
珍，而且，均事先沟通过。一句话，
人家干事业，先拉拢一帮兄弟姐妹
帮衬；有了这个底儿，说起话来硬
气。果然，陈芮忒小兄弟走马上任
首任 CEO。我相信，再过 10 年 20
年，这帮兄弟姐妹还是他的兄弟姐
妹。人脉！

“打虎”亲兄弟，创业好兄弟。
不论何时，说起兄弟，说起好兄弟，
有时会让铮铮汉子泪流满面。兄
弟，一个无比温暖的词汇，侠骨柔肠
尽在其中。

“杨家将”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了，如今，有几个好兄弟，一起折腾
过，一起流汗流泪，一起抱头痛哭，
一起发誓干事——那都是一种人生
财富。如果你有，一定珍惜。

在我居住的小区内，有一处闲暇时的
最佳去处，那是一泓碧水盈盈的水塘，我
爱其清澈碧透，就私下里称其为“清塘”。
清塘之畔，有曲径通幽的回廊，有迤逦浓
郁的藤蔓，有清新可人的绿地，有淡雅芬
芳的花香。每有闲暇，我总是喜欢到清塘
边散步或小坐。

星期天的时候，可以看到孩子们像小
蝴蝶一般地点缀其间，往来穿梭，天真纯洁的
笑脸在阳光下绽放，大人们则闲散地落座。

黄昏时分，清塘之畔那些夕阳中的身
影，望过去自有一种怡然之趣。

清塘很小，静卧一隅，不以亩计，也不
成方圆。然而，清塘是美的，这里枝叶婆
娑，绿树环抱，假山依附，芳草依依，一侧
有凉亭伫立，还有一张圆桌，几张石凳。
在这里，凭窗远眺也好，独坐近观也罢，无
论是空气清新的清晨，还是暮霭沉沉的黄
昏，清塘里的碧水与清荷总会让我投去真
挚的目光，心生无限的怜爱。

乍暖还寒的初春时节，漫步清塘之畔，
会听到一声细响，然而，仿佛是眨眼间，原
本空泛的清塘水面上，便能瞧见了点点的
希望。随着春色渐深，清塘的碧波上荷钱
出水，涟漪轻漾，继而是清荷日高一日，日
妍一日。有风的日子，清荷摇曳，作飘摇
之态，无风的日子，清荷玉立，成袅娜之
姿，把清塘点缀得一片美丽。

久而久之，清塘的风景默然中化成一
种内心的风景，灵秀，自然，那是唐诗里的
清雅，也是宋词中的婉约，是丰盈的图画，
也是动人的轻歌。

不知为什么，眼前这一方清塘，有时候
已不再是具体的物象，总会在某个夜深人
静的时刻，在我记忆的最深处疯长，更会
在我想象的最深处漫溯，漫溯成一种魂牵
梦绕的、最深的思念，疯长成心灵的篇章。

清塘是我心灵的一方净土，也是暗夜
中的灯盏，时时与我相伴。人生旅途中的
我，经历过无数次漫长的等待，也经历过
无数次痛苦的煎熬，但是，不管境遇如何
恶劣，不管环境如何坎坷，即使面对最凛
冽的寒流，只要一想起清塘之美，我的内
心就依然充满了那份热望。即使结满哀
怨的目光，艰难地穿越世俗的羁绊，即使
我形单影只地飘过曾经泪洗的红尘，只要
一想起清塘之美，我就不再孤独和彷徨。

清塘是我眼中的风景，更是心中的风景。
清塘荡漾着清清的涟漪，飘散着清荷

的香，使我充实，使我愉悦。
春夏之时，漫步清塘之畔，徐徐清风

拂面，阵阵水声悦耳，尾尾游鱼嬉戏，如水
的柔情，似月的妩媚，牵扯出一种美的风
韵，涓涓不息滋润心田的，是那无数次在
梦中的向往。清塘之水的清纯甘甜，水中
的鱼儿欢畅的游动，鸟鸣的清脆缠绵，风
中花儿轻盈的呼吸，抚慰了我的等待。

伫立清塘之畔，我仿佛看到悠长的黑
发，玉石的梳子，在清塘的碧水里，我仿佛还看
到了重重绸缎里的一瓣花，欣然的目光里，我
更是依稀看到了伊人含香敛眉，青丝低挽，
纤纤的手在清塘的碧水里轻轻洗濯。

时光正好，清塘正美，举目望去，水湄
的伊人的朱唇轻启，含羞地言说着今生的
拥抱。

我曾在清塘之畔静静地等待，等待清
晨第 一缕阳光的照临，等待清晨第一缕清
风的吹拂，等待花儿充满灵性的绽放。

清塘的碧水舒展，为我揭开了一幅如
诗的梦帘。

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两个都有点失
落的人，再加上几个身世复杂的兄弟姐
妹，一部十多万字的作品，再现了回鹿山
这个地方纷繁复杂的社会面相。作者以
朴实无华又哀婉动人的笔触，讲述了迷惘困
顿、身心都遭到摧残的父亲晚景凄凉的生活。
这是一部关于心灵创伤的书，也是一部励志
书，更是一部关于青年成长的书。人生不易，
特定的历史境况和现实世界的变数都会射
出利箭——无论是父亲还是儿子，都可能
是中箭者。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作者无
疑是最痛苦的人，他用意味深长的文字，
赞美理解、同情和宽恕，更把父子两代人
之间沟通困难的症结从亲情乱象中抽丝
剥茧，一一厘清、开解，使人掩卷长思。

周末，和朋友一起去巩义，
踏上了去杜甫陵园拜谒的路。

陵园就在柏油马路旁，道
路上车来车往，可这陵园的门
前却是车马全无。购了门票
进去，里面出乎意料的冷清，
除我们几个人外，别无他人。
凛冽的寒风吹拂着我们的发，
在这偌大的贫瘠的陵园里，我
感到了一阵悲哀。

那久已令我敬仰的伟人，
那久经磨难仍心怀天下的诗
圣，他就在那高高的石基上站
着。他的背被“万里悲秋常做
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漂泊
流离压弯了，他的饱经忧患的
面容上，凝结的是忧国忧民的
苦楚，他浓重的眉下没有泪，
那双大庇天下的幽思的双眸
炯炯。

苦难的时代苦难的日子
在你身后已经结束，可你的身
影在你的陵园里，在我们熟悉
并能背诵如流的记忆里，仍是

四季萧瑟。
几十块石碑在廊下站立

着，像一个个无畏的勇士护卫
着九州的人杰。每一方石碑
的两面都镌刻着诗圣不朽的
诗篇，在斜阳下，它们肃穆而
冷清、庄严而寂寥。我一张张
地拍照，一眼眼地细看，想要
把它们像记住你的容颜一般
刻在脑海，连同你塑像前苍翠
的青松一起带走，带进我归家
的路途，带进我读你的不诲的
诗卷。

一块并不算古老的石碑
上，注释了你孤独潦倒的终
点。可你是在出蜀的湘江途
中离开这苦难的人世的，那一
把土一把土堆积成的高高的
坟墓里，真的有你千年的骨骼
吗？你的魂魄又在何方？

满眼的荒凉，满眼的落寞，
只有簇簇迎春花正在凉意中
绽放，黄而不媚，艳而不娇。
似乎有缕缕清香在舒展怡悦

着我这过于沉重的心怀，给这
偌大的陵园、诗圣的雕像增添
了些许的暖意。毕竟，春天来
了，万物正在复苏，轻垂的柳
丝遥看的绿色里，草儿快钻出
来了，万物喷红吐绿之时，诗圣
想来该不会寂寞了吧。

远处的黄河正在奔流，我
似乎听见你面对它时的凝重
神思：“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
长江滚滚来。”是的，时代的步
伐已经从你这里走过了千余
年，我们还在你沉郁的诗歌里
流连，曾经读念着的过眼繁
华、兵荒马乱的年代，现在已
经被太平盛世所替代，你的

“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
始终不渝的宏愿已经被后人
实 现 ，你 再 也 无 须 郁 闷 、彷
徨。你若有知，听得见我的轻
语，当含笑而歌。

走时，我把你陵园的风，也
一并带走了。

兄弟
许 锋

清塘碧水流
王吴军

风骨（国画） 黄卫生

家乡的人们评价某人对一件事
情的态度，常说的一句话是，那人眼
窝浅的，像知了的眼睛干豆豆。群
众的判别常常是公正的，一般是不
会看走眼的。

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上面有
一条“小学下放到大队来办”的政
策，我们大队就办起了自己的学
校。我刚毕业回村，有幸当了民办
教师。天天和孩子们在一起，让“心
比天高”的自己，倒也身心快乐。要
知道，当时阶级斗争的弦一天比一
天绷得紧。在火药味很浓的政治形
势下，一个“可教子女”能有这样的
待遇和安排，已经是了不起的事情
了。美中不足的是没有校址，也没
有教室，课只能在借来的烂窑或破
房里上，很是影响教育质量。我多
么渴望天真可爱的孩子们能有一个
比较好的学习场所。可是，我知道
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当时全镇的
十多个村子里，我们村算是最穷的
了，根本无力建校。

出乎我意料的是，修建学校的
事不仅提上了村干部的日程，很快
就付诸实施了。校址选在村口的一

片园地里。开工那天，周围满是围
观的人。看着把绿油油的菜苗铲
了，不少人虽然心疼，但为了孩子，
他们说应该。可有的人极力反对，
说在哪儿教还不是教，在哪儿学还
不是学，指望豆大点娃娃们改天换
地，还不要等到牛年马月？听了这
些话我十分难受，甚至气愤，明明的
鼠目寸光！但我没有胆量抗争：能
叫你端这饭碗就不错了，哪有你说
话的地方！

正这时，贫协组长直对着那人
说话了：你眼窝咋这么浅，真是知了
眼睛干豆豆么！也怪不得人老几辈
子了没出息，活该！说完，狠狠瞪了
那人一眼，往地上猛啐了一口，转身
走了。那可是个有名人的“疯娃”，
这时却只看了老贫协一眼，脸扑晃
一下红到了耳根，吐了吐舌头，灰溜
溜地走了。开始我还担心两人发生
口角甚至斗殴。但是没有。可见再
蛮横、再不讲理的人，在权力面前也
是畏惧三分的。所以我感到解气，
痛快，也很感动。有人当场就说，甭
看人家老了，识不了几个字，可眼窝
子深得有水哩。

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更让我
感叹不已。

我的一位朋友人虽笨拙，但勤
奋努力，对认准的事一往情深，孜孜
不倦。现在虽已退休，回过头来检
视一番走过的路，尽管坎坎坷坷，也
还小有建树。令他想不到的是，已
过花甲之年，竟被国家某部门的文
化团体特聘为副秘书长！他已离开
系统将近十年，一直身处基层，加上
前面说过的已经退休，这几条原因
足令他感动不已！事隔没几天，朋
友去家乡县城参加一位朋友孩子的
婚庆，一进宴会小厅的门，便见上了
当地的主管。熟人相见，自然热
情。几位年轻朋友直奔过来热情握
手问候，并异常激动地说刚从当地
媒体上看到消息，深表祝贺。正当
他向“父母官”叙说这事的时候，人
家竟像没听见一样，别顾左右而言
他！瞬间，朋友有点尴尬，旋即便恢
复了平静。不说为好，免得自讨没趣。

我立即说，正确！说明老兄有
自知之明。之所以出现那种境况，
还不是秃子头上的虱，明摆着的事
情：不就是群众文化团体里面的一
个闲差吗。人家不是轻视你，那是
轻视文化哩。不要看现在把文化喊
得震天价响……

我一听便笑了，说，所以不能怨
人家没表情。要怪，还是要怪自己
的愚蠢……

巩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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欣

眼窝的深与浅
王云奎

龙啸（国画） 刘 群

每次同我的人会面，都要冒被
捕的危险。每次会面顺利结束，都
使我联想到，有一利必有一弊：工
作越顺利，处境也越危险。总有一
天某个酒吧的老板会对我产生怀
疑，或烟草贸易界某个同行看到我
在跟一个装卸工谈话，会思忖这是
为什么。在德国度过的几个月里，
我体验了间谍的一切惊骇疑惧。当
时我尚未搞反间谍工作，这段经历
对以后的反间谍生涯大有教益，它
使我亲身感受到一个嫌疑犯的惊恐
心情。

1915年6月5日是个天崩地裂的
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

我刚刚回到不来梅，在房间
里等一个谍报人员来访，他叫普福
卢戈。下午，他气喘吁吁、神色慌
张地跑进来说，基尔运河的鲍尔·
布鲁麦被保安警察逮捕，拷打之下
供出了一切，包括我的名字在内。
逮捕行动已经开始，我必须立刻逃
离。

幸好安妮·范·姗
坦已于头一天前往阿
姆斯特丹履行公事，
只有我一人处境危
险。时间不允许整理
行装，要离开德国就
必须马上动身。十分
钟之后，我已拿好最
重要的文件上路了。
时隔几年，战争结束
以后，我才得知，我
离开后半小时，德国
警察就闯进了房间。

普福卢戈开车
送我到离边界五英里
的西富利锡亚。德国边境戒备森
严，他不能冒险送得更远，况且待
在一个被追捕的人身边每分钟都意
味着不祥。他必须尽快返回不来梅
以准备应付警察的口实。我们俩都
明白，我是他们四个人的唯一联系
人，但被捕的鲍尔·布鲁麦肯定也知
道普福卢戈，并把他供了出来。事
情很清楚，普福卢戈为了保全我的
脑袋而把自己的脑袋置之度外。这
真是个高尚的举动。当我同他分
手，看着他掉转车头，向凶多吉少
的不来梅方向驶去的时候，一阵难
受涌上心头。

其实，一直到战争结束他都没
有被捕。1919 年，法国政府给他授
勋，以表彰他的出色贡献。

天色渐晚。最大的问题是如何
通过岗哨林立的边界进入荷兰逃
生，自由离我只有五英里之遥，但
德国保安警察肯定估计到我越境去
荷兰的企图而加强了防范。我在一
条沟里一直藏到夜幕降临。

入夜，下起雨来。瓢泼大雨下
个不停，把我淋成了落汤鸡。唯一

可以聊以自慰的是德国哨兵一定
早到掩体里避雨去了。我尽力向
前爬着，不时还要把脸紧紧贴到
泥地上。我从一个泥坑滚到另一
个泥坑，每一步都困难重重。两
条腿越来越重。湿衣服箍在身上
显得沉甸甸的，寒冷使上下牙不
停打战，再加上一路的疲劳，行
动越发困难。

五英里路竟然走了四个多小
时。与其说是有意识地走，倒不如
说是本能地蠕动。身边没有指南
针，满天乌云遮住了星斗，也许已
经迷失了方向。我不能断定是在往
前走还是在向后退。其实，两头都
同样危险：后方，德国警察追捕；
前方，德国边防军挡路。

终于发现前面有灯光，我立刻
意识到这是荷兰，是哺育了我的家
乡在不远的地方向我招手。我不停
地爬着，爬着。前边一道铁丝网拦
住了去路，我知道，这就是边界线

了。我强打精神查看
一下铁丝网，生怕德
国人用老一套办法，
把 空 罐 头 盒 拴 在 上
边，只要企图偷越的
人稍微一碰，便叮叮
当当响起来报警。好
在我所在的地段离岗
哨很远，他们没有发
现。

我 用 了 一 刻 多
钟终于通过了这道著
名的铁丝网。湿透的
衣 服 被 撕 得 支 离 破
碎，腿上脸上鲜血淋
漓。倘若这时候德国

哨兵看到我在铁丝网上挣扎，就会
不费吹灰之力，像抓一只毫无自卫
能力的小鸟一样抓到我。多亏我有
造化，没有被发现。这样，我总算
闯过了最后一关，踉踉跄跄，拖着
疼痛难忍的双腿向前走去。还有几
公里要走，但已经逃出了哨兵的视
线，我晕倒了。土地，这哥罗宁根
省边远角落的土地，像德国那边的
土地一样潮湿寒冷。我紧紧伏在地
上抚摸着故乡的泥土，深深出了一
口气：终于来到自己的故乡，终于
得救了！

等体力略有恢复，我继续往前
走，一直走到天亮。尽管我样子狼
狈不堪，一个农民还是在他的马车
上腾出一个地方，把我送到离边界
大约二十英里的哥罗宁根城。我换
了衣服，吃了点东西之后，乘火车
到勒华登市，接着又到海牙，从海
牙又乘船前往英国。在福克斯通，
找到法国第二厅的办事机构，我的
消息马上传到巴黎。很快，
发来祝贺我成功出逃的嘉奖
令，并给我五个月休假。 5

蜀地段子璋叛乱惊动朝廷。崔光
远平叛不力，接连败北；再加之，其擅
杀有功大将花惊定之罪败露，忧惧而
死。朝廷遂遣黄门侍郎、京兆尹严武
接替忧惧而死的崔光远出任成都尹
兼御史大夫，镇守巴蜀。上元二年冬
月，严武入蜀。

杜甫昔年于长安之时，与其父严
挺之时有诗文互答，与严武亦是早年
熟识。更因于灵武、凤翔与杜甫皆为房
琯旧人，故而，往来甚密，交契甚厚。

严武赴任成都之后，闻杜甫时下
客居成都浣花溪北草堂，即致诗杜
甫，规劝杜甫莫倚才华而慢慢老于江
边，而应走出草堂，为国建功立业。严
武镇守巴蜀，力邀杜甫出任幕僚。杜
甫为人质朴，心底淳厚。见严武意诚，
只好接道：“我本山村野夫，与天下黎
民一同承担战乱之苦。今故人至此，
再三相邀，焉不动容？可容我略待时
日，以了杂务，前去听命。成都历来富
庶安宁，今却频遭袭扰，还望将军勤
勉，功于社稷，以拯黎民于水火。”

严武笑道：“尚
待我等同心，共保成
都安宁。”诸人言语尽
欢，不觉夜暮。严武辞
行，又回首揖道：“来
日有暇，再来叨扰。”
杜甫满含深情，直送
严武于数里之外。

未几，严武再次
登门相邀。杜甫心中
虽早已所动，却面作
无奈之色，收拾行囊，
怀着“非关使者征求
急，自识将军礼数宽”
之心，于家人欢喜、期
待的眼神中，随严武前往成都府衙。

杜甫到任伊始，便勤于政事，关
心政局。成都西门之外，有南北两根
石笋挺立。蜀人相传，乃镇海眼之物。
若被触动，蜀地便会洪水泛滥。杜甫
对此迷信之说，作《石笋行》予以驳
斥。

杜甫以为，此对石笋不过是前朝
卿相墓门之石表，岂是海眼之镇物？
人们世代受其蒙蔽，实在可惜、可叹！
如同妄佞之臣媚惑皇帝，使“政化错
迕失大体”一样，令人愤慨！让壮士将
石笋抛向天外，让贤臣逐去朝堂小
人，复现本源，还以晴明。

成都之南，有先秦蜀郡太守李冰
治水时留下的五头石犀，寓意以镇水
妖。千年以来，蜀人迷信石犀，以为石
犀镇蜀，水波不兴。故蜀地少有防洪
之举。恰于七月夏日，蜀地暴雨成灾，
诱发山洪，灌口人家多为洪水吞没。
于幕府之上，竟有官员以为：由石犀
镇水，不必忧虑。杜甫闻言愤慨，作

《石犀行》警语蜀人。以为“石犀厌胜，
可免水灾”之说不足为信，应当“安得
壮士提天纲，再平水土犀奔茫”，依靠
人类自己的力量，“修筑堤防出众
力”，疏浚水道，方能破除洪水灾祸，

造福后人。杜甫超越时代的科学态度
令后人赞叹！

杜甫更是关心农事。次年春日，
蜀地大旱。杜甫心忧黎民，夜不成寐，
字斟句酌写下《说旱》一文，上禀严
武。文中言蜀地大旱，恐牢狱积怨太
多所致。中丞不仅要重视塞防，抵御
吐蕃，亦要体察民情。趁上任伊始，改
革弊政，减免黎民苛捐杂税，优抚将
士家属，而后决狱疏怨以求春雨。严
武遂笑纳杜甫之主张，率成都文武官
员于南郊祭天祈雨。而后，决狱疏怨，
释放狱中罪囚数千。也许，苍天有情，
一声春雷，降下一场酣畅淋漓的春
雨。杜甫喜不自禁，欢喜而诗：《春夜
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
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
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此诗乃描绘春夜雨景、表现喜悦
心情之名作。风调轻快，情真意切。
雨若深知人意，好雨伴着细细春风

滋润万物，也滋润着
杜甫忧国忧民之心。
此雨只为润物，不求
人知，却催开锦城浓
重春色！

一场恰如其分
的春雨，一场貌似

“天人感应”的及时
雨，将严武与杜甫的
友情进一步加深，将
杜甫在严武心目中的
位置提的更高。严武
敬杜甫若上宾，言听
计从。杜甫深感责任
重大，更加关心时

局，勉励严武勤于边事，励精图
治，并以自家远祖杜预的事业相期
许。“辞第输高义，观图忆古人。
征南多兴绪，事业暗相亲。”杜甫虽
身处江湖之远，无法实现上达天听
之愿望，却于出入幕府、暂得信赖
之际，剖心输胆，献计献策，以努
力实现自己兼济天下之志。

第十一章 安史之乱尘埃落 竭
忠尽智复三州

唐代宗李豫继位之后，力邀山人
李泌出山，稳定时局。李泌自衡山入
朝，启用昔日房琯一党，欲行新政。严
武遂得朝廷征召，任京兆尹，兼充山
陵桥道使，监修玄、肃二帝陵墓，即日
赴京。

诏书紧迫，朝廷甚至来不及选调
新的成都尹接任，便促使严武匆匆上
路。严武为早抵京师，只好径直向北
取蜀道而行。挚友离别，即将踏上远
古栈道，杜甫惆怅万分，执意送行。一
路之上，二人皆忧心朝廷时局，无心
路途风光，言无不尽。杜甫道：“今新
皇即位，急召季鹰，可见朝廷期盼之
殷，倚重之意不言自明。季鹰
若登台辅，要以家国为重，切
莫临危爱身。”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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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架
《回鹿山》
郑 甜
一个父亲，一个儿子，两个都有点失落的人，再加上几个身世复杂的兄弟姐妹，一部十多万字的作品，再现了回鹿
山这个地方纷繁复杂的社会面相。作者以朴实无华又哀婉动人的笔触，讲述了迷惘困顿、身心都遭到摧残的父
亲晚景凄凉的生活。这是一部关于心灵创伤的书，也是一部励志书，更是一部关于青年成长的书。人生不易，特
定的历史境况和现实世界的变数都会射出利箭--无论是父亲还是儿子，都可能是中箭者。当然，这一切都不能
成为情感冷漠、沦丧亲情和仇恨他人的理由。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作者无疑是最痛苦的人，但他既不自怨自
艾，也不虚张声势，他用意味深长的文字，赞美理解、同情和宽恕，更把父子两代人之间沟通困难的症结从亲情乱
象中抽丝剥茧，一一厘清、开解，使人掩卷长思。


